
身後的斜陽如蜂蜜，從小西腳底的坂道坡傾瀉而下，濃郁的金色勾起身處於才能教室的記憶。

青井露瞇起雙眸微笑，如數家珍地傾訴「喜歡」的模樣，小西卻仍感到似懂非懂。如果是青井的

話，是不是就能更詳盡地說明曖昧、約會和交往？是不是能夠更明確地指出他與離宮之間的

關係？是不是就能更淺顯易懂地替他解說這股深埋在心底的悸動？ 
 
昨晚的煙花隱沒於夜空中後，某些說不清的思緒自心底浮起，小西難以形容那是什麼感覺，也

罕見地難以用任何顏色或線條去定調。最終僅能憑著本能，將刻在眼底的景色畫下——整座

眩目的夜空被離宮專注眺望的粉紫雙眸涵蓋於其中。 
 
直至與杉山的對談，才如隔靴搔癢似地，稍微將紊亂的思緒給釐清。他非得問清楚不可。 
 
小西的步伐比起平時快上許多，順著再熟悉不過的街道回到與離宮合租的公寓。平時這個時

間的離宮大多在準備晚餐，然而廚房卻一片漆黑。小西聞聲尋到離宮房間，沒餘力思考為何離

宮身處於那個幾乎已被當作儲物間的房內，也忽略地上敞開的行李箱，小西連身上的側背包

都未拿下，灰眸直直看向一臉詫異的離宮，將困擾了整路的疑問拋出。 
 
「我們在交往嗎？」 
 
今天是看了煙火的隔日。 
 
時間已經到了，貼了郵票的退學申請書此刻已好端端的待在外套口袋。踏在最後一天行經的

街道上，他垂著眼，沉重的腳步有氣無力的踩上台階。已經不行了，今天終究必須是最後一

天。 
 
正因為喜歡了所以才要遠離。轉動著熟悉的門把，離宮從櫃子裡拿出以前出外景時用的行李

箱，他的行李向來都不多。看了一眼擺在櫃子上，水谷幫他們兩人拍的相片後，離宮選擇將它

蓋起。 
 
若仍維持著當年的距離感就好了，那時候的他們其實一點都不熟。 
 
離宮的雙眼有些酸澀，他只放好了衣物就覺得難受，有多少件是和小西一起去挑的？兩年下

來，他們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回憶——相互幫忙打掃房間、一起去買菜、被小西教了畫圖……沒

有一個私人物品沒有小西的影子。心情不好時會被抱著安撫，做惡夢時會被牽著手一起睡，明

明兩人沒有交往，也不是從小認識，但離宮卻覺得彷彿已經跟他相處很久很久。 
彷彿只有這兩年的人生才有意義。 
 
然而他得走了，在造成困擾之前。離宮沉溺於悲傷中，下意識的忽略了熟悉的腳步聲——小西

蒼樹是不會在這時間點回來的，一定只是錯覺。他如此的安撫自己，卻被推開門的聲音嚇了一

跳——連同那令人困惑至極的問句。 
 
「……欸？」 
現在是什麼狀況？ 
 
「我們在交往嗎？」小西複述了一遍沒有得到回復的問句。心跳和呼吸都因快步上樓而比平時

更快，小西的胸膛隱隱起伏，他站在房門邊等著離宮的答覆。 
 
他想是的。既符合杉山說的條件——互道晚安、約會、同居、同床共枕，他們大多時間都待在

一起，到賣場採購日用品、去美術添補用罄的材料，小西在畫室作畫時離宮也會坐在一旁；同



時也符合青井曾描述的——那是一種只要能和對方相處，就會盈滿內心的雀躍且滿足的感

情。或許是一種習慣，習慣了離宮的視線總循著自己，也習慣了視線中總有一抹斜陽彩霞般柔

和的淡紫雙眸，習慣了夜裡總有熟悉的體溫相依。 
 
「所以是嗎？」他向前站了一步，蹲至與離宮相同的高度與之相視，並再度詢問，彷彿迫切地需

要得到離宮的答案。 
 
「我、我，我不知道啦……！」 
 
那雙鐵灰的眼眸筆直的望向自己，離宮慌張的迴避著視線，將整張面龐轉向了另一邊。怎麼會

那麼突然？他們分明就沒有人提過交往，小西平時明明也不會意識到這種事情……，是被發

現了嗎？思考飛速的運轉，顫抖的指尖丟下了還拿在手上、準備放進行李箱裡的日記本。 
 
既然這樣，該怎麼回答才好？ 
離宮剛想說些什麼，卻又闔上了唇。萬一這其實只是個陷阱怎麼辦？其實小西根本沒往那方

面多想，只是單純的因為意識到自己對他的感情而發問。如果說了喜歡就會被直白拒絕怎麼

辦？腦海中的思緒雜而凌亂的脹滿整個大腦，他沒有當下能忍著淚水不哭的覺悟。 
 
——那如果回答、沒有喜歡呢？ 
自己本來就不是能配上小西蒼樹的存在，甚至為了這點，他還收拾了行李。只要這樣說就好了

吧，反正起始點也只是因為自己有了不該出現的妄想。 
 
大不了也只是讓兩人關係歸零而已。 
離宮垂著眼，仍舊沒有看向小西。「我、我們才……」 
 
那樣子的妄想，美好的讓人心痛。 
他說不出後面的字句。 
 
「你不知道嗎？」杉山說了可以問離宮的。向來少有表情的臉上出現了些許疑惑，小西難以理

解地問出口，聲音輕得如若自言自語。他困惑地歪頭，傾身追著離宮撇開的視線，灰燼似的淺

灰眼眸再度對上離宮的瞳。「我以為我們在交往。」 
 
「我們一起睡，你會跟我說晚安，我們昨天還去約會。」小西轉述杉山的說法，並坦率地講出青

井曾提及的徵兆。「而且我喜歡和你在一起。你讀書的時候像福拉歌那，像夏風拂過的金色稻

穗；做早餐的時候像莫內，像一望無際的田野和藍天；坐在旁邊看我畫畫的時候像弗雷德里克·
雷頓，像晨曦透過葉尖縫隙落在草地。」 
 
「我全部都喜歡。」腦中浮起與離宮相處的畫面，意外地與喜愛的畫作和熟悉的家鄉相符，油然

而生一股安心的暖意。小西望進離宮眼中，為罕見連綿的話語定下結論。 
 
「——你不喜歡嗎？和我在一起。」僅是單純的問句，卻在出口時帶著些許的異樣感，彷彿胸口

受到重擊，傳來一陣刺痛。小西蹙了下眉，仍沒將目光將離宮身上移開，深怕錯過任何一句答

覆。 
 
他鮮少聽過小西如此的多話，上次聽見時已是於幾年前的深夜，他第一次安撫自殘的自己的

時候。這是離宮聽過最真摯的告白，由喜歡的人口中說出，這一事實令他眼角一陣酸澀。 
 
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就好了。 



離宮咬著下唇，如呢喃的低嗓在靜謐的房間裡顯得清晰，他是不可能裝作沒聽見。離宮垂著眼

，找尋著那些熟悉不過的藉口——一起睡是因為惡夢，互道晚安是因為同居，約會只是普通的

一同出門而已。 
他們沒有在交往。 
 
若說沒有偷偷想像過是不可能的，但小西喜歡他嗎？ 
他明明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人喜歡。 
 
「我……我沒有不喜歡跟你在一起。只是、我們……」 
終究、得劃上句點。 
他直視小西，艱難地開了口，心臟痛得像是碎滿一地。能夠知道其實是兩情相悅就已經很讓人

開心了，他確實該滿足於現況。所以那當然不可以，自己只是在耽誤小西的未來，絕對不可以

—— 
 
剎那間，眼前閃過了那抹熟悉的碧綠。 
 
「所以是喜歡。」忽略離宮未完成的句子，只聽進了問句的答案，小西的嘴角明顯地勾起弧度，

連他自己也沒察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透露出安心，無論是緊繃的眉眼或是肩膀都頓時因放

鬆而舒展。兩個人互相喜歡就是交往——小西沒意識到自己或許略過了一些步驟，僅只是單

純地將青井和杉山告訴他的資訊簡化，得出了令他不自覺感到雀躍的結論。 
 
「所以我們在交往。」所有煩悶的情緒全因離宮的答覆而雲消霧散，小西臉上浮起未曾有過的

淺笑。早先還因困惑、焦急而顯得略晦暗的雙瞳，此時如點了燭光，神采奕奕地望向離宮。 
 
「那要吃飯了嗎。」困擾了整日的問題得到解答，小西擅自將話題又繞回了日常。想起離宮沒有

準備晚餐，小西站起身，將手伸向仍跪坐在地上的離宮。「一起去外面吃。」 
 
「——欸、不，我……」 
我們，不可能。這句話離宮始終沒有說出。 
一旦說出來的話，不論是什麼都結束了，他們之間的情誼、感情、從脫出之後累積起的所有一

切。青井露翠綠色的眸子在眼前熠熠生輝，柔和的笑臉此刻仍舊清晰可見。「沒有人生來就懂

得愛。」，他彷彿能聽見那道溫婉的嗓音在耳畔呢喃。 
 
是啊，沒有人生來就懂得愛。誰能知道那個被稱作「木頭」的小西蒼樹會向自己告白？ 
他甩甩頭，即使已經這樣了，握上遞來的那隻手掌也沒關係嗎？他的身體、心理，分明沒有一

個是適合被投入感情的。 
 
離宮垂下視線。 
若是高中時期，他是絕對不可能答應，但相處的三年間兩人都已變了太多——無論是踏下舞

台還是走出紅絨繩外。身為距離最近的人，他很清楚那個不懂人心的畫家是為了什麼而做出

改變。離宮抬眸，映在瞳孔中的那抹淺笑是那麼的耀眼，他還是第一次看見小西露出這種表

情。 
 
——你一直都是我的光芒。 
啟唇，垂死掙扎，混著膽怯的嗓音吐出了蒼白的辯駁「可是、我身體很髒，而且我是男生……」 
 
「你一點也不髒。別那樣想。」見離宮垂首也未將手搭上，小西伸出的手沒繼續懸在空中，逕自

伸手抬起離宮低垂的臉，與之視線相觸。鐵灰的瞳中盛滿堅定，筆直地望進離宮雙眸，字句鏗



鏘落下。他從未那麼認為，一丁點也沒有。比起那些想法，更多的是心疼與慍怒。小西的指尖

扶在離宮略顯低溫的下頷，熟悉的肌膚觸感隱約摻著不願放開的依戀。「那不是你的錯。你什

麼都沒做錯，錯的是那些人，他們不應該那樣對你。知道嗎。」 
 
即便是問句也堅定得不容質疑，小西短暫地鬆掌，拉住離宮未動分毫的手，輕輕地將跪坐在地

上的他拉起身。即便已經訴說無數次，在每個離宮被惡夢驚醒的夜裡，小西仍不厭其煩地再度

重述：「你已經離開那裡，那些事都和你無關，不會有人再傷害你。我會陪著你。」 
 
小西沒鬆開握著的手，手指的觸感和溫度都翻湧著安心感。想起杉山闡述的交往過程，他牽住

離宮的手，與之交扣。不明白性別與現在討論的話題有何關係，小西疑惑著為何此時提及性別

，口吻肯定地答覆，同時反問道：「我知道你是男生。怎麼了嗎？」 
 
「……。」 
「我只是擔心、你會介意……。」 
 
被牽起的雙手、覆蓋住他的溫暖大掌，羽睫輕掩的視線逐漸變得模糊而濕潤，離宮深吸口氣，

冷靜一點。他告誡自己。 
 
能有人將自己的一切全數接受這事他從沒想過，誰都知道那只是一個妄想、不真切的美夢，降

臨於身上的不堪實在過於龐大，造成的壓力與情緒令人無法不將其反饋於柔軟的肌膚——一

道又一道。赤紅的絲線從未纏上小指，血紅的珠子化為璀璨的寶石，耀眼奪目、曇花一現。 
他沒來由的突地翻轉牽著的手腕，瞇起的細眸注視著那些已然逐步褪去的疤痕。 
 
想都沒想過的。 
 
「我不介意。你就是你，沒有影響。」低沉的嗓音帶著穩重的安定，小西的語氣肯定，堅若磐石。

比離宮大上許多的掌覆上佈著傷痕的手腕，白皙的腕部顯得纖細且脆弱。小西隔開離宮的視

線，蓋住提醒著過往的痕跡。「那些都已經過去了，現在和你在一起的是我。」 
 
搭乘奔馳於深夜中的計程車，趕往離宮的住所，安撫著因惡夢而陷入混亂的他，反覆提訴說著

相同的話語——那時是，現在是，乃至未來他也會繼續和離宮在一起。 
 
他下意識的抬首，注視著那雙銀鼠色眼眸，如同以往，小西的眼裡堅定的不帶任何一絲遲疑。 
 
「嗯。」 
轉開的紫眸藏著水氣，離宮怯弱的應了聲，將柔軟的面龐靠上戀人的胸膛。不想被看見哭泣與

表情，他緊緊的咬住下唇，只是讓身體靠得更深。 
 
喜歡。多麼美好的詞彙。 
 
「我喜歡你。」 
閉上眼，離宮輕聲說道。終於坦率心聲的演員放開了交疊的掌心，令雙臂環住最重要的、最喜

歡的人。 
 
難以用言語或文字闡述此刻，小西心裡浮現數年前的孩提時代，第一次在商店街的海報上看

見阿夫列莫夫的畫作，那瞬間他注定成為畫家——而此時的怦然心動更勝彼時。不苟言笑的

畫家不自覺勾起嘴角微笑，以旁人來看也能明確地讀出他的雀躍。小西跟著擁住埋進懷裡的

離宮，比起夜晚相湧入睡時更確切地傳來體溫。 



 
「我也喜歡你。」側臉靠在離宮柔軟的白髮，小西的語調裡摻著暖春似的愉悅，灰眸盛滿喜色。

他首先鬆手，看見離宮臉上的淚痕便慣性地以指腹抹去，一如過去每個被哭聲驚醒的夜晚。 
 
嗯。他低聲回應，視線移向小西拭去自己淚水的手指。連這種事情也習慣了，明明曾經是一個

連青井露的肢體接觸都會抽離的人。在不知不覺間，小西蒼樹已經踏入了自己的生活，成為不

可或缺的存在。情感交融、戀愛感情，以為不可能的一切。 
 
那些放在過去的東西，就讓他放下吧。 
 
如同青井露被《冬雪》的台詞所救，離宮現在也可以理解那句話的意思了。他閉上眼，腦海中的

少女就站在眼前，永遠16歲的她說著記憶裡的台詞，向著自己勾勒出微笑。 
 
『都放下了嗎？』 
——只是這次，立場顛倒。 
 
「嗯，謝謝你。」 
他誠摯的說，對著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 
 
「嗯。」不明白道謝的緣由何在，小西僅應了聲，沒追問下去。殘留指尖的淚水在日落後的空

氣中乾涸，小西的手習慣性地尋找比淚滴更溫暖的肌膚，手指纏上離宮的，像在昨夜的祭典中

，或是無意識的日常中，抑或每個夜晚。 
 
唇邊帶著笑意的畫家望進稍含水氣紫眸中，絲毫不遮掩此時的心情。小西語調富含雀躍地道：

「那去吃飯。」 
 
稍微頷首，離宮湊上前，蹭了蹭戀人的雙頰。平時的肢體接觸在多了一層意義下顯得與往常不

同，他的視線駐足於交纏的指尖上，依稀還殘留著畫室顏料的氣味。是匆忙從社團趕回來的

嗎？放棄繪畫的時間就為了和自己確認關係？ 
 
「……要吃什麼？」 
一下子就實現了從沒期待過的心願，離宮的心情還有些飄飄然。沒法仔細思考，他下意識的反

問。 
 
晚餐向來是離宮準備，小西回到兩人合租的公寓總能得到一桌熱騰騰的飯菜。穿著圍裙的離

宮在廚房忙碌，廚具或餐具細小的碰撞聲在獨居時鮮能聽見，食物的香氣和擺了滿桌的料理

使他想起遠在北海道的老家——一切在悄無聲息間皆成為了日常的一部分。 
 
「想吃彌生軒。」懸了一晚的心因離宮的答覆而變得輕盈，心情愉快的小西指定了十分家常的

連鎖餐廳。一心只想著一起享用再平凡不過的家庭料理，鬆軟的白飯、熱呼呼的味噌湯、金黃

的烤魚，心思單純的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作為交往後的第一頓晚餐似乎過於輕率。 
 
「怎麼突然整理房間？在找東西？」小西牽著離宮走出行李散亂的房間，才突然想起了進房時

的離宮正在收拾。這一疑問的順序擺在確立關係之後，甚至是晚餐的選項後。 
 
「……喔。」 



思緒紛亂，離宮僅是單純的應了一聲，沒有對晚餐的選擇有其餘表示——只要是小西喜歡的

怎樣都好。他向來對吃食並不在意。將掩蓋住面龐的碎髮向耳後勾去。無視臉頰泛起的淡淡紅

潤，隨著腳步走向玄關，換上了外出用的鞋子。 
 
「沒、沒什麼，我只是……沒什麼。」 
沒什麼大不了的。離宮擺了擺手，移開的視線看上去有一刻顯得慌亂而不定。再被揭開面具後

除了戀心外便很少在對方面前隱瞞真實的想法，此刻的他咬著下唇，懊悔著幾小時前的自己

卻無濟於事——但就算時間倒轉，失去記憶的話他也肯定會這麼做的吧。 
 
「哦。回來再整理。」肯定的字句中帶有要幫忙一起收拾的意味，小西被盈滿的喜悅影響，心情

愉悅得飄飄然，對於離宮支吾反覆的回答不放在心上。剛從外頭回到家的他無須其他準備，站

在一旁等離宮也換上鞋襪後遂開了大門。走在前方的小西短暫地停駐一會，想起了什麼似的

回首，將厚實的大手伸向離宮。「那要牽手嗎。」 
 
即便青井沒有提及過，杉山倒是說了不少次「交往就是要牽牽小手啊、相擁入眠啊！」……還

有其它他認真作畫而忽略的步驟。所以他們確實是在交往吧。小西的手懸在空中，凝視離宮令

他雀躍的雙眸想著。 
 
想對小西蒼樹不告而別、只會逃跑的人還有資格讓對方一起整理本該要帶出的行李嗎？早已

知道內心答案的他不想再多加思索了。今天是個不論是對誰來說都是值得慶祝的日子，僅只

一夜，深處的自我厭惡與責難就先放在一邊吧。離宮將目光投向剛交往的戀人掌心，將糾葛甩

至一旁，暫時性地抹煞了思考。 
 
「……要。」 
他仍是誠實的回答了，把冰涼的手心覆上溫熱的大掌。扣住的手指交疊，在許諾於會一直在一

起的未來中，這再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的牽手。 
曾感覺的不安與擔憂被小西的溫熱撫去，落在那雙灰眸上的光點閃閃發亮，離宮看著只映出

自己倒影的瞳孔深處，想著之後真的可以安心待在對方身邊的日子，小小的笑了。 


